
回忆父亲———朱夏院士

朱　 铉

　 　 光阴如箭，亲爱的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年了。 盛谢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

究所每隔十年举办一次纪念朱夏院士学术思想的研讨会，这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今年正逢他老人家的百

岁诞辰，在此我代表家属向举办单位、与会专家和会议工作人员表示由衷的感谢！
虽说已经过去多年，但父亲的音容笑貌在我们的脑海中依然十分清晰和亲切。 近年来见到了一些以

往未曾见到的材料，更加深了我们对他的了解。
今年 ４ 月份，我祖父的学生天风上人周海崟先生告知，他的文友上海青浦的林先生居然藏有我父亲中

学时代（１９３１—１９３４ 年）的日记三册，并慷慨惠赠扫描电子文档。 以下是其中的两篇：
九月二十日，晴。 这是一篇关于对日本侵略沈阳的愤慨。 “希望吾国四万万同胞共同努力实行打倒

帝国主义，则吾国不难为世界第一强国也”。 拳拳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另一篇是他和我祖父母出游的日

记，其中有他写的一首诗：“夕阳深处一鸩啼，独泛扁舟傍碧堤。 苇白萼红秋景日，风光何异武陵溪。”可见

父亲高中时古体诗已有一定功底。
我父亲未上过小学，从小在家由我祖母（毕业于湖州女子高等学校）教导。 １９３１ 年准备考我祖父执教

的正始中学初二插班生，因文学造诣受到校方赏识，破格入学高一。 他的同班同学有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

先生。
几年前，我的一位朋友，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图书馆惊喜地发现，我父亲当年在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

地质系求学时的毕业论文赫然在列。 蒙他帮助，我们得以收藏论文的复印件，遗憾的是不知放在家中何

处，遍觅无法展示。 我曾浏览过父亲的毕业论文，记得似乎是关于宁镇山脉的构造问题。 当时的地质工作

显然与野外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太多的技术手段和工具。 因此在成为杰出的地质学家的过程中，父
亲付出了异常艰辛的劳动。 相信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新一代地质学家会创造出新的辉煌。

去年在纪念刘光鼎院士逝世一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即兴发言，谈到了父亲与刘光鼎院士的

友谊。 他们两人结缘于六十年代，当时我父亲已离开石油局，任地质部华东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兼任海洋

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刘先生调到海洋地质所任地球物理室主任。 两人住同一单元楼上楼下，且都是单身

在宁，因此时常一起煮酒论文。 因为专业互补，两人都得益匪浅。 文革初期虽受冲击，两人尚可来往。 后

来，我父亲被隔离于水科所，劳动于六合竹镇。 刘先生经历胃部大出血开刀，出院后也受到不公正待遇，基
本上没法交往。 到文革后期，我父亲解除隔离，住集体宿舍思过，于资料室上班，开展了对板块学说的学习

和研究。 那时每周允许他们外出半天，我正好在南京上大学，父子方能相聚。 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找

了个秘密的联络点，是在夫子庙附近小街上一家名叫遵义饭店的小饭馆。 找这个点一是交通比较方便，二
是饭店入门处有一扇很大的毛主席语录屏风，路过的人看不见饭店里面。 我父亲去了后觉得满意，从此老

友来访、我表叔送饭菜以及他和刘先生聚会都在此处。 饭店的服务员恐怕也不会想到，两位中国地学界大

咖会在这里商讨如何推介板块学说并应用于中国地质实际的问题。 他们的这种心情，正如刘先生书写的

苏东坡诗所说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艰难困苦，阻碍不了他们对中国地质事业的热爱。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父亲也收到了平反证明。

由于父亲常年离家在外工作，我和他聚少离多。 他除了和大多数父亲一样对子女进行正能量教育外，
还有一些事情让我记忆深刻。

在我 １９６４ 年高考填志愿时，其实父亲心里还是很希望我报考南京大学地质系的。 他婉转地告诉我，
报地质系把握更大些。 但我因为高中时帮他誊写论文觉得通篇没有计算公式，再加上受李政道、杨振宁获

诺贝尔奖的影响，我坚持第一志愿报物理系。 在告知父亲我被物理系录取的消息时，他在高兴之余似乎又

带点遗憾。 后来在工作中，我才不断领悟到地质科学的博大精深和多姿多彩。 而在我们文革中毕业时，只
有地质系按专业对口分配，其他系则按地区分散安排。 所以等我转入石油物探队伍时，已经在中学教师的

岗位上度过了 １０ 年。
另外，我记忆犹新的还有父亲对我的两点建议和两个要求。 在我结束教师生涯、入职石油物探大队



时，曾向他咨询选择什么专业方向。 父亲说他也不很清楚有什么技术工作，要点是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
扬长避短，刚开始还无长处可扬，就应该尽量避开短处。 当时单位适合物理系学生开展工作的有计算机硬
件、仪器维修和研制、物理模型制作和地球物理方向研究等。 由于前三项都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而这正
是我的弱项，遵照父亲的指引，我选择了地球物理方法研究室。 进入研究室后，研究内容颇多，既觉得茫无
头绪，又觉得强手如林，不知所措。 这时父亲对我说，现在是扬长补短的时候了，专业方向有了，工作中你
比较擅长的部分尽力发挥，同时有计划地补充自己的不足之处，才能较好地完成任务。 当时物探界正值从
国外引入数据处理方法并全面推广，在大学期间我是英语快班的课代表，同时年轻时会下盲棋，其推理方
式和编程序类似。 因此我在欧庆贤老师的指导下，通过编写程序克服了当时计算机能力不足的困难，解决
了我国煤炭系统第一块三维地震资料处理的关键问题之一，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我也努力学习油气勘探
有关的地质测井等专业知识，获得了国家储委第一批油气储量评估师的资格。

父亲关于扬长避短和扬长补短的教导，令我印象深刻。 科技工作者要对自身的能力进行评估，在有所
选择时，应朝着更有利于事业发展的方向去努力，尽可能避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项目；在开展工作时，要善
于看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努力加以弥补，即使是自己的长处所在，也要看到长中有短，努力去改善，博采众
长，才能更强。

父亲在学习和工作中很好地贯彻了这个原则。 当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时，为了博采众长，他
没有把获得学位放在首位，而是遵循老师黄汲清先生的教导，花了很多时间到黄老的母校———瑞士浓霞台
大学跟黄老的老师学习大地构造。 在祖国解放之际，父亲不留恋学位，毅然返国，并在香港断然拒绝了台
湾大学的邀请，投身祖国建设。 所以他没有学位证书，只有学习记录，因为他认为真才实学更重要。

回国后，父亲因工作需要先后涉猎固体矿产、金、煤和油气，每项工作都有专著或重要论文发表；既参
加过勘探一线的工作，也对全国的油气勘探工作进行规划和指导，因参与发现大庆油田，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推动了板块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他的成就也是扬长补短的硕果。

父亲和刘光鼎先生对两个问题有共同的认识，一是强调地质和地球物理相结合，是“夫妻关系”；二是
对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藏寄予很大的希望。 如何加强地质和地球物理的结合，我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这两门学科都面对复杂的地下现象，不均匀性、各向异性、非线性和多解性等因素使问题难度极大，构造、
沉积、岩性、岩相等不同地点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注定了求解问题既难以获得精确解，又不可能得到普适
解。 尽管获得了大量的经超级计算机数据处理过的资料，依然难以进行误差分析。 而纷繁复杂的诸多地
质现象，还要依靠地质学家抽象概括建立模式。 而一切的研究分析，能得到实际资料验证的机会也并不太
多，因此更需要地质和地球物理共同努力。 因为地质与地球物理资料都包括大量面上资料，但认识尺度不
同、反映侧面不同、表征形式也不同，有着很强的互补作用。 构造、沉积等地质规律和模式，给地震资料解
释注入了活力，地震资料连续性以及振幅、频率的变化同样会揭示新的地质现象。 重磁电震方法能有助于
了解区域上构造、沉积等地质规律，三维地震勘探是选择井位的重要手段。 在川东北天然气勘探中，地质
和地球物理相互结合，以马永生院士为首的地质团队建立了新的勘探思路，提出了低于构造高点 １ ０００ 多
米的台缘礁滩相储层作为有利勘探目标的创新观点，得到了杨方之经理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围绕这
一目标，物探实施了山地三维地震采集、高分辨率处理，建立了多重约束指导下的分步反演方法，得出了对
有利储层的认识，并划分了相变带标志，共同确定的井位首钻便获成功，从而发现了普光大气田。 目前，加
强地质与物探的结合己成为勘探界的共识，并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在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问题上，父亲和刘光鼎先生一直情有独钟，认为该领域有巨大潜力。 “六
五”期间，当知道我参加了海相碳酸盐岩攻关课题组后，他显得很高兴，并勉励我，要对困难有充分认识，
取得成功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有信心，要加倍努力。 刘先生更是坚持不懈地努力，上书温总理，提出开
展海相勘探、进行二次创业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开创了海相勘探的新局面。 父亲的教
导我一直铭记在心，持之以恒开展工作。 我有幸参加了普光气田勘探发现和元坝气田发现前期工作。 特
别是在普光 １ 井首钻成功时，我和在场的其他同志一样，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心中充满了“家
祭无忘告乃翁”的感慨。 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四川、新疆等地不断取得重大发现，
为祖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今年是我们亲爱的父亲百年诞辰之时，父亲如能活到今天，一定会对祖国石油工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欢
欣鼓舞，一定会对页岩气、页岩油等油气新类型大感兴趣。 父亲的学术永存，父亲的思想永存，父亲的慈爱
永存，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